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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文  

 

77 年前的 2 月 7 日夜，有 5 位同于 1930 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反动派杀害，

后人称他们为左联五烈士。其中 4 位年轻的作家都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 他们的被害，使鲁迅“沉重的感到我

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于是在两年后的祭日，写下著名的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

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

要将他们忘却了。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左联青年作家留存下来不多的珍贵手稿，就是我们今天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最好凭藉。 

 

一一一一    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来源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来源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来源国家图书馆藏左联烈士手稿来源    

2001 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馆藏名家手稿展览，其中左联烈士柔石、殷

夫、冯铿的手稿几十年来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受到读者的关注，有人甚至问，这真的是烈士的原稿吗？回答

当然是肯定的。 

查看我馆手稿的原始编目卡片，这批左联烈士手稿全部著录为“冯雪峰捐赠”。 据我馆 50 年代做新善本

及名人手稿征集工作的冯宝琳先生回忆，为得到这批左联烈士手稿，她数次去许广平先生家，几经周折，最后

才从冯雪峰那里取回手稿
1
。根据冯宝琳先生的口述，我们在馆藏档案中查到相关资料，其中就有 1955 年 1 月

18 日冯宝琳致冯雪峰先生信稿： 

在征求五四以来著名作家手稿方面，由于时代较远，征集不易，尤其是革命先烈的作品，在过去白色

恐怖时代，他们的原稿更难保存，所以今天来进行征集是比较困难，但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大力帮助下仍

是会有收获的。您和柔石同志当时来往较密切，您手中是否还保藏有他的文稿或信札？我们曾函询许广平

先生，她来信指出向您询问或可得到一些线索。所以我们迫切希望您告诉我们一些搜求的线索，以便进行

征求。如您手边能检寻一二，请慨然见赠，藉光馆藏。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殷夫诗文选序文中，曾提到

诗稿，不知现在何处，如在出版社，亦请一并见赠或指出殷夫同志手稿的线索以便征求。…     

同年 4 月 9 日，冯雪峰寄来回信： 

北京图书馆： 

善字第 69 号信一月二十二日收到，迟到今天才回信是因为您们所要的手稿都不在我手边。现在有殷

夫、柔石、叶紫等三人的一些遗稿，已经收集在草厂胡同 27号王士菁同志处（电话五二一二七），我托他

交给您，请您们先和他在电话上联系一下，派人到他那里去拿去，并请您们给他收条。此致  敬礼！ 

从档案资料中还得知，4 月 11 日冯宝琳先生拟前往王士菁同志处进行联系，赵万里主任批复：同意。4 月

13 日烈士手稿取回。遗憾的是，在档案资料中未见接收手稿清单。 

 

二二二二        左联烈士及其手稿左联烈士及其手稿左联烈士及其手稿左联烈士及其手稿    

1.殷夫(1909—1931) ，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徐文雄，笔名殷夫、白莽、任夫等，浙江象山人。

                                                   
1 详见《冯宝琳先生访谈录》，李小文整理  2001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文津流觞》第 2 期 



5 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年仅 22 岁。由于参加革命活动，曾三次被捕。1930 年 3 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 

馆藏殷夫烈士的手稿只有 1 种，即 1936 年鲁迅先生曾为之作序而闻名的诗集《孩儿塔》： 

孩儿塔  殷夫著  4 册（117 页）插图 9 幅  钢笔手书 25×16cm  原题 白莽著 首有：“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   

线装  金镶玉重装订  冯雪峰赠 

丁景唐先生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肆屠杀革命战士，摧残革命文化事业，殷夫烈士的一些手稿连

同鲁迅赠送的藏书都被没收、烧毁。感谢鲁迅先生的保藏，我们今天还能欣幸地看到殷夫烈士的《孩儿塔》

诗集（包括 65首诗和烈士自己所写的“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2 

《孩儿塔》诗集手稿，内收烈士 1924-1929 年所作诗篇共计 65 首，诗的篇名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有详细记载。此外康峰在《孩儿塔》未刊稿三十首校勘记中又有进一步的补充说明。3其中“春天的祷词”不

仅横写，且是用红笔书写的。许是由于校勘者只能看到缩微胶卷，没有看到手稿原件，所以看不出颜色。 

另外，《孩儿塔》稿子里的插图并不是他亲笔画的，而是女画家白波画的。《孩儿塔》在解放前没有出版，

直到解放后才有了多个版本。 

2.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福，笔名柔石、金桥。五烈士中，柔石是与鲁迅交往最多的

人，也是他文章里提到最多的人： 

“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

白莽的柔石。”
4
 

柔石在 1931年 1月 16日夜间，还与鲁迅见了面，第二天被捕时，衣袋里还藏着和鲁迅签定的那份印书合

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永诀。鲁迅先生格外怀念他：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

息，说柔石和其它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5
 

柔石在几位烈士中年龄稍长，“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6 ，一生共留下 55 万字的创作作品

和 63万字的译作。国家图书馆藏柔石手稿 6种，其中诗稿 2种，译作 4种 ： 

诗稿  柔石著  19页 毛笔手书 28.5×33cm  紫格  右下印： 赵平复  附剪报 1页 

诗剧  柔石著         1924  1 册  毛笔手书  毛装 28×16cm  同春坊大升协制（笺纸） 蓝丝栏    

首页上有蓝铅笔写：1925年作 后题：一九二四、秋、深夜、慈溪。 

（苏）托尔斯泰著，柔石译  8页  毛笔手书  28.5×38cm  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艺学社制（稿纸） 蓝格 

 “物事” （苏）V·凯泰叶夫著，柔石译  7页  毛笔手书  28.5×38cm  上海艺学社制（稿纸） 蓝格 

老老鼠  M·淑雪兼珂著 柔石译    6页  钢笔手书  19.5×27cm   有铅笔修改，原稿无译者署名  红格 

金牙齿  M·淑雪兼珂著，柔石译         4 页  钢笔手书 19.5×27cm    原稿署柔石译，又圈掉  红格    

关于柔石的手稿，丁景唐先生曾有叙述：“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左联五烈

士中，柔石烈士的手稿被保存下来的要算最多了。现在已经知道的柔石烈士手迹中，有一部分是柔石烈士

早年的日记和家信，是由家属保藏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诗、散文、诗剧、译文等稿件，是由鲁迅先生精心

收藏，解放后辗转捐赠北京图书馆的。”
7
 

                                                   
2 《关于殷夫（白莽）遗诗《孩儿塔》的说明》  丁景唐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 1983 
  《殷夫烈士的手稿》丁景唐  文汇报  1961.2.8③ 
3
 《“孩儿塔” 未刊稿 30 首校勘记》  康峰著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 1983.1 

4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3.16  鲁迅著 
5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3.16  鲁迅著 
6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3.16  鲁迅著 
7《柔石烈士的两部译稿并未被毁》  丁景唐著  文汇报  1959.12.27 

《关于柔石烈士的手稿》  丁景唐著  图书馆  1963-1 



馆藏柔石手稿中《诗稿》大多是未刊稿8，《诗剧》被专家认为是鲁迅先生《柔石小传》中提到的《人间的

喜剧》（诗剧），“北京图书馆藏有未题名之诗剧一部，可能即这部《人间的喜剧》”，也是未刊稿9。译稿《老老

鼠》，在《柔石著译系年目录》、《柔石著译书目》中著录为《老耗子》10 ，与《物事》一起，曾多次随鲁迅先

生的著作出版印行。而《永远的流配》和《金牙齿》两篇译稿，则未见《柔石作品未印目录》里著录，或许丁

景唐先生也没见过，否则，不会不收入他所编著的《柔石著译系年目录》、《柔石著译书目》、《柔石作品未印目

录》之中。因此，柔石烈士的这两篇译稿不仅是未刊稿，还是未收入烈士著译目录的未见著录稿，应该引起有

关研究者充分注意。 

3.冯铿（1907 —1931年），广东潮州人。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1929年春到上海，同年 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30 年加入“左联”，并于同年 5 月与柔石等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区

域代表大会。1931年初与柔石、胡也频、李求实、白莽等人同时被捕，2月 7日牺牲于龙华狱中。 

国家图书馆藏冯铿手稿 3种： 

最后的出路  冯铿著 185页  毛笔、黑色蓝色钢笔手书  26.5×21cm  绿格 首页缺小半页  原稿无署名  后

题：一九二八年冬完稿于 A村 

   “本文共二十八章、七万四千余字，其最初六章，以《一个女学生的日记》为题发表于《女作家杂志》

创刊号，1929 年 9月金屋书店出版。”
11
  

胎儿 独幕剧  冯铿著  16 页  钢笔手书  用纸规格不一，首末页用“创造社出版部特制”稿纸  最后一页用

红钢笔书写 著者原题绿萼作  后题：一九二八年作于岭东的小村里  

    这篇剧作从《冯铿著作系年目录》看，是一部未刊稿12。 

一团肉  冯铿著  5页  1930.4.5  首页左上写“（随笔）” 钢笔手书 

这篇随笔也是未刊稿，“《一团肉》（随笔）—1930年 4月 5日作，有原稿，未发表。”13 

馆藏冯铿烈士的这三种手稿，除《最后的出路》在杂志上刊载过不足四分之一外，基本还都是未刊稿。在三种

手稿之外，还附有冯铿前男友许峨抄录《冯铿的诗五首》（《斜阳里》、《汝赠我白烛一枝》、《晚祷的钟声》、《这

凄凉的黄昏》、《听，听这夜雨》） 6页  21×15cm 钢笔手抄稿。诗后有他的附记： 

以上这几首诗，都是十五年秋天和她小别时，她每天用明信片写上寄给我的。当时她的情绪十分幽怨

悲凉，所以写的文字亦以诗独多。 

她的诗分载各杂志上，有时也用假名。现在很难搜集了。以上这几首是从她的草稿薄子上得到的。 

虽然是寥寥几首诗，但可以代表她那个时期的思想的一部。 

她死了，她不死于缠绵的恋情而死于伟大的革命，这是我所引为悲壮的！今天重读此诗，她的真挚热

烈的情感，活跃纸上；我们过去的恋爱生活，也仿佛重现眼前。低吟讽诵之间，不觉涕之无从矣！            

许峨附记。一九三一 、四、一二、上海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这些诗稿和附记是冯铿牺牲后不久，许峨整理她的遗物时抄录并记下的，不知何时，

它与烈士的遗稿汇合一起保存了下来，并一同入藏国家图书馆。有的研究者可能没有看到许峨的附记，以至误

将这些诗稿视为冯铿早年亲笔手书14。关于冯铿烈士三份手稿的内容，刘烜《读冯铿烈士的三篇手稿》15 有较

详细的介绍。 

 

三三三三    左联烈士手稿的珍贵价值左联烈士手稿的珍贵价值左联烈士手稿的珍贵价值左联烈士手稿的珍贵价值    

1 1 1 1 烈士手稿曾经被鲁迅先生收藏并多次被提及烈士手稿曾经被鲁迅先生收藏并多次被提及烈士手稿曾经被鲁迅先生收藏并多次被提及烈士手稿曾经被鲁迅先生收藏并多次被提及    

                                                   
8 《柔石作品未印目录》 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75-77 页  丁景唐 瞿光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9 《柔石作品未印书目》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78 页   丁景唐 瞿光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10 《柔石著译系年目录》《柔石著译书目》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11 《冯铿著作系年目录》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丁景唐 瞿光熙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12  同上 
13 《冯铿烈士和她的手稿》丁景唐著  载《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上海文艺出版社   
14 《冯铿烈士的手稿》 于奋著  文汇报  1961.2.5 
15 《读冯铿烈士的三篇手稿》刘烜著  黄石师范学报（哲社） 1982-1 期 



左联烈士、年轻作家们留下的珍贵手稿，被同样身处危险境地，也在反动派黑名单上的鲁迅先生收藏着，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16；

谁能想到这些手稿不仅经历了白色恐怖，经历了战乱炮火，迁徙搬家，甚至还遭遇过文坛骗子无耻地“骚扰”。 

1936年 3月，鲁迅先生病重了，他收到一个叫齐涵之的人来信，说是要出版白莽诗集《孩儿塔》，请鲁迅

先生作序。鲁迅当即为文并复信寄出。“此后不多几天”， 鲁迅发现那人“就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齐

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马上在《文学丛报》上发表声明，并将所撰《白莽遗诗序》发诸报端。齐

涵之是文坛大骗子，“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

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鲁迅反省自己“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

到底成为我的弱点。”“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

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17 

《白莽遗诗序》最初虽是被骗而写，但鲁迅先生是怀着对烈士的深切思念、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抱病写成的，

它后来成为序文的经典名篇，常被引用。“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的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

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

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8 今天我们读殷夫的《孩儿塔》手稿，会想到敬爱的鲁迅先生曾经翻

阅过这本诗集，会想象烈士“年青的相貌像活着一样”出现在眼前，于是一种亲切而崇敬的情感油然而生。是

鲁迅先生的序使诗集赋予了新的意义，“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19 

左联烈士和他们的作品曾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多次被提及：如《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

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写于深夜里》等。鲁迅先生一篇篇包含深情的文

章，使人们知道并了解了左联年轻的烈士，也更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残暴和斗争的惨烈。 

这些革命烈士的手稿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左翼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还让我

们看到了烈士亲笔手书的原稿，他们的墨迹和那个时代的书写方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这是烈士用青春和

鲜血铸就的文字，是鲁迅先生和许多前辈用智慧和深情保护下来的墨宝。想想它的作者那么年轻就被反动派杀

害，手稿背后又隐藏这么多曲折的经历，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未刊稿，这批手稿的价值真是怎么估量也不为过。 

2    手稿的保藏经过还有不少谜团手稿的保藏经过还有不少谜团手稿的保藏经过还有不少谜团手稿的保藏经过还有不少谜团 

    左联烈士手稿虽然入藏国家图书馆半个多世纪了，但对于这些手稿在入馆前所经历的历史我们却所知甚少。

“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
20
 。除了鲁迅先生在文

章中传递出的些许信息，我们不了解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左联烈士的手稿为什么会在鲁迅先生这里？是他们牺

牲前就放在这里还是之后有人将其转放在这里？还是两种情况皆有？此外，鲁迅先生去世后这批手稿又有怎样

的经历？丁景唐先生谈到“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的《瞿秋白与鲁迅》一章里，曾提到藏书室这一只

书箱存放着瞿秋白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和鲁迅的一些书籍。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全部搬到霞飞路霞飞坊

内。1941 年 12 月 15 日，日军侵入她家搜查，将她逮捕。幸得一位女工勇敢地以身挡住三楼藏书室的门口，

对日伪军说：“三楼租给别人了！”这才使这些遗稿和书籍幸免浩劫，直到解放后交到人民手中，成为革命

烈士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
21
 。锡金先生在《关于列行社》中回忆了一个细节“白莽的《孩儿塔》，这是我

把我们的计划告诉许广平先生，她亲自把白莽的遗稿（原来放在鲁迅的遗稿一起，存放在英商麦加利银行

的保险库里）从银行取出，给我抄了一个副本，准备付印的”22 ，从中可以看出许广平先生对烈士的手稿

也是格外重视备加保护的。那么，这些手稿在入藏北京图书馆之前究竟存放在何处，由谁保管？冯雪峰先生与

许广平先生对这批手稿曾经有过怎样的协商？还有哪些人参与了烈士手稿的保管？他们原本是准备如何处理

的？另外，冯雪峰先生在给北京图书馆的信中提到“现在有殷夫、柔石、叶紫等三人的一些遗稿……”，（国家

                                                   
16 白莽作《孩儿塔》序 （1936.3.11）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著 
17 续记（1936.4.11） 鲁迅著   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8 白莽作《孩儿塔》序 （1936.3.11）  鲁迅著   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9 同上 
20 续记（1936.4.11）  鲁迅著   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1 《关于殷夫（白莽）遗诗《孩儿塔》的说明》  丁景唐著《中国现代文艺资料》第 7 辑 1983 
22 《关于列行社》 锡金著 《新苑》 1979 第 2 期 P139 



图书馆藏有叶紫的日记手稿）没有提冯铿的手稿，是漏写了，还是原本就不在一起，由于没有查到原始的手稿

交接单，因此冯铿的手稿是否同其他烈士手稿一起入藏就不敢确定。……研究和介绍左联烈士及其手稿的文章

不少，但上述问题较少涉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的离去，要梳理这些问题就更不易了。 

还想提一句，国家图书馆所藏百余种鲁迅先生的手稿中，就包括纪念左联烈士的手稿。如《续记》（1936.4.11）

和《写于深夜里》（1936.4.7）。烈士和鲁迅先生恐怕都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们的手稿一起珍藏在国家图

书馆的名家手稿库里，年轻的左翼作家和他们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就这样又聚在一起。  

 


